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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养蛇，还得回到杨洪昌

身上来。1987年以前，杨洪昌和
很多村民一样，上山捕蛇，然后
把蛇作为中药材销售。可是，杨
洪昌觉得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因为老是这样捕下去，野生蛇
会越来越少，以后蛇没有了怎么
办？”所以老杨当时就想，应该

养蛇。
说做就做，在1987年底，杨

洪昌开始在村里孵化起了蛇，虽
然村民们对蛇并不陌生，但把蛇
养在家里，24小时与蛇相伴，很
多村民都感到恐怖，但更多的是
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在1988年

杨洪昌养蛇失败而达到顶峰。
但后面的事情刺激了村民，

1989年，杨洪昌养的蛇开始卖钱
了。杨洪昌说：“当时我一下子赚

了十多万元，轰动了全村。”
村民杨富荣就是看到杨洪

昌靠蛇赚钱以后才开始养蛇的，
他养的品种主要是赤练蛇，记者
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给蛇
洗澡。他告诉我们，蛇是很爱干
净的，身子脏了以后，就会感到

不舒服，还容易发病。蛇过了冬
眠期，他每隔一星期就给他的蛇
洗一次澡，小蛇一捧捧捞起放在
水龙头下冲洗，大蛇用水冲时，
还要轻轻用手搓它的身子。
“洗过以后它就很干净了，

也不容易发病了。”尽管在我们

看来，给蛇洗澡很麻烦，但杨富
荣乐此不疲，因为蛇每年能给他
带来十多万元的收入。

养蛇既苦又累，还必须上心
思。杨洪昌第一年养蛇失败的原
因，是因为孵化过程中，气温太
高，湿度不大，导致蛇蛋全部变

坏。后来他摸索出经验，把蛇蛋
放在房间内，沙土垫底，稻草覆
盖，门窗悬挂用水浸泡过的棉
被，以此来调节室内温度，营造
一个阴凉、湿润的孵化环境。这
些靠人工把握的方法，就要求有

人日夜守着。方法虽土，但很
管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地一位陪同我们采访的
同行说，他多次到蛇村采访过，
再过一个多月来，是村里各家
各户孵化小蛇的日子，家中除
厨户和客厅外，每个房间都是
孵化场，走道就是一两块木板。

小蛇孵出时，稻草下一片蠕动，
外人都不敢踩着木板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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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个被采访对象，我

们都问过同一个问题：你被蛇
咬过吗？答案是一致的：咬过，
且有多次。

杨洪昌说，自己已经记不
清被蛇咬过多少次了，不过基
本上是被无毒蛇咬的，“因为
人们对毒蛇总有一种天然的

防范心理，所以不易被咬。而
对无毒蛇，被咬一口也没什么
大不了的。”

养毒蛇当然危险大，但不
少村民就爱养毒蛇。杨金泉就
是一个。他说，养毒蛇效益要
比养无毒蛇好得多。

记者问他怕不怕被毒蛇
咬，他回答说怎么会不怕呢？
不过，可以用草药治疗，还可
以打血清。

杨金泉养的这种蛇叫蝮
蛇，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蛇。
人被这种蛇咬到，如果在 72

小时之内不治疗的话就有生
命危险。和其他养殖户不一
样，他养蛇既不卖蛇肉，也不
卖蛇胆，更不卖蛇皮，那么，他
冒这么大的危险养这种蛇卖
的是什么呢？
“取毒，从它的牙齿里面

取毒。你看它的头上有两个毒
腺，毒腺一按毒就从牙齿里出
来了。”杨金泉捏住一条蝮蛇
的头告诉我们。

这种取毒过程看似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却非常危险。杨
金泉说，他一年至少要被蛇咬

两次。尽管如此，杨金泉对它仍
然是情有独钟。杨金泉说，一年

他可以在每条蝮蛇嘴里取八九次
毒，取出的毒经过冷冻，制成干
粉，以每克 30元钱的价格卖给
医药公司。他有一万多条蝮蛇，
一年下来，可以赚十几万元。如
今，在子思桥村还有一现象令人
钦佩。这就是妇女成了养蛇的主

力军，而男人则把更多的精力用
在产品推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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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桥以前是个穷村，用村

民话说，盐、酱油、香烟都要靠养
母鸡生蛋来换。而现在，养蛇让
子思桥不再贫穷。村里的170户
人家中，养蛇的有 150户，蛇的
数量有300多万条。

子思桥村负责人杨根妹给我
们算了一笔账：几年来，子思桥村
已出产幼蛇近 7000万条，创产

值1.3亿多元，直接给村民带来
利润 5000多万元。大多数村民
每年都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好的
有10多万。她说，目前村里正打
算规划土地成立设施完善的饲
养基地，并成立蛇文化馆，带动
当地的旅游和餐饮业，形成多条

腿走路。
采访中，我们得知赤练蛇是

子思桥村养殖最多的蛇之一，而
且还申请了原产地保护。

赤练蛇的蛇蛋软软的，像是

一个蚕茧，经过50天左右就能孵
化成幼蛇，村民们把这些新生小
蛇叫做胎蛇。让人疑惑的是，不等
胎蛇长大，村民们就加工出售了。
养殖户说，养大了就不是胎蛇了，
它的价格就是普通蛇干，差不多
也就是0.5元钱一条。而胎蛇能卖

到3.5元一条，因为胎蛇作为药品
和保健品是很宝贵的。

而成蛇经过粗加工之后，子
思桥人把蛇皮卖给皮革厂，蛇胆
蛇肝卖给药材商，形成了一条完
整的产业链，子思桥的金蛇真正
狂舞了起来。 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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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蛇村，首先得拜会
“蛇王”杨洪昌。今年56岁

的杨洪昌是子思桥蛇类协
会会长，称其“蛇王”，不仅
因为他有 20年养蛇史，而
且还因为他是村里的第一
位养蛇人。蛇村正是在他的
带动和影响下形成的。

老杨养蛇的地方是新

建的，其实很简单，即用砖
块砌成一个个正方形的旱
池子，墙不足半人高。我们
略带紧张到了跟前，一看里
面什么都没有。正在疑惑
时，老杨抬腿跨进了池子，
他指着池内用砖和木板层

层码起来的堆积物说，现在
太阳比较辣，蛇喜欢阴凉，

都躲在里面了。记者趴在矮
墙上，身子前倾，想看个究
竟。这时，老杨把封顶的木板
一掀，记者大骇：眼前一大团
一大团盘绕在一起的蛇因受
阳光直射，急速蠕动起来。记
者在本能地往回缩身子时，

突然觉得头顶被什么东西扫
了一下，抬头一看，原来池内
一棵小树上也悬挂着很多
蛇，记者的头碰着它们了，
陡然间，惊出一身冷汗。老
杨坦然地说，不用怕，这些
蛇都是赤练蛇，没毒的。

在这些旱池子边上，有
一排新建的房子，有门有窗
没有顶。老杨告诉我们，这
里面养的也是蛇，比较大，
有乌梢蛇、大王蛇等，大的
有一二米长，手臂般粗。因
为此前有过惊吓，记者不敢

贸然推门进入，不过老杨一
直给我们壮胆：“没事的，
肯定不会咬人！”

在一间房子前，记者透
过玻璃门，对屋内进行了一
番侦察，确信没蛇在外活
动，遂推门走了进去，就在

这时，身后一位女孩发出大
声惊叫：“蛇、蛇……”我低
头一看，我的脚正踩在一条
大蛇的尾巴上，慌忙一抬
脚，这条蛇就“沙沙”地钻
进同样用砖和木板码起来
的堆积物内，自然，它又让

我胆颤心惊了一番。
老杨说，这是一条乌梢

蛇，大概有三四斤重，养了
3年了。老杨让养蛇工用木
棍把这条乌梢蛇挑了出来，
养蛇工把这条蛇抓在手上，
它显得很温顺，让摄影记者

尽情给它拍照。拍完照，老
杨让记者用手摸摸它的身
子，它的身子很凉，很光滑，

像玉，但玉不及其柔。养蛇
工建议记者抱着蛇合个影，

我看了看老杨，他投来鼓励
的目光，于是我咬紧牙关，
从养蛇工身上接过蛇。养蛇
工教导我，右手轻握蛇体的
中部，左手轻握七寸，他说，
这样蛇在你手中会很舒服，
它也是通人性的，不会挣扎

的。果不其然，记者照养蛇工
的吩咐所做后，这条蛇在我
手上真很听话。我把它的头
举到眼前仔细端详，发现它
的双眼很清澄，没有半点凶
光，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

要把这条蛇放下时，养

蛇工要求我先让它的尾巴
着地，再松开握七寸的手，
这样蛇很快就会游开。如果
先松开头部，蛇会觉得另外
一只手是一股危害力，会反
转身体进行反扑。

老杨回顾说，当初他刚

养蛇时，场地就是自家的客
厅和院子，当时住房条件
差，客厅和卧室，院子和客
厅往往是相通的，且没有门
分隔，夏天的夜晚，蛇十分
活跃，有时早上一睁开眼，
会发现枕边、鞋子里都是

蛇，那才叫可怕呢。不过，这
种事情多了，也就不觉得可
怕了。

午饭后，我们自行到村
里转悠。在六组一庄户人家
的院子里，有一大堆开膛剖
肚的水蛇，几位年轻的妇女

把蛇的内脏拉出，剪下蛇胆
浸入盆内。另有一位男的，则
十分娴熟地把去了内脏的蛇
一圈一圈盘起来，像蚊香，然
而放到太阳下晒。男的告诉
我们，晒干了，有药材商会来
收购的，大概5元钱一条。

我们向他们打听，村里
谁家里蛇多，他们指了指对
面的一处老宅子。我们推开
门朝里望了望，光线很暗，
隐约看到三四只大池子。这
时一位老奶奶来到门前，老
奶奶带领我们参观了一下，
这屋子有前后两进，水池里

养满了蛇，老奶奶骄傲地
说，这只是一部分，其他地
方还养着很多蛇呢。我们问
老奶奶捉放蛇用什么工具，
老奶奶双手一摊，用手啊，
说完，她双手伸入池中，
“哗———”的一声，捞起许
多蛇，为使我们确信用手无

碍，这种水中捞蛇的动作她
重复了好几次，看得我们心
里直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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